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

语文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常常被人低估以至忽视。事实上，无论承认与否，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民与母语的接触中形成的。国民对于以母语形式存在的文化内容如何理解以及理解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而我总以为，唯一能够大规模影响并且可以控制国民怎样与母语接触的便是一个国家的语文教育（有时我们也称之为母语教育）。古昔圣贤（他们多是语文教育家）强调礼乐教化，强调薪火相传，中心一直没有离开人本身，反倒是现在的语文教育唯语言教学是务，同时又深受应试教育所害，已经开始忘却教育的本来目的。也正因于此，近些年来关于加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的呼声越来越高，成为一时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关于语文教育的人文性这个问题的提出，最早是在1985年，这实际上仍然是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探讨。以后争论渐起，但是时至如今，关于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纵观建国后的语文教育的历史，我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解，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古代以至民国时期对于语文教育一些好的认识也遭到遗忘。在这个本质性的问题上，理论上的贫乏与谬误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语文教育弊病四起，怨声载道。本文认为，对于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统一的明确的认识，那么从上到下整个语文教育系统就只能陷在一种本质上的混乱状态，所有关于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都只不过是盲人摸象，从事实践工作的语文教育者们则观念贫乏、无所适从。因此，现在通过重新探讨语文教育的人文性这个问题来重新认识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通过以下步骤来探讨语文教育的人文性这个问题：第一步，本文将对1985年以来语文教育界对于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的探讨作一番梳理；第二步，本文将依次对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进行探讨，分别是“人文”、“教育”、“语文教育”，同时将简单回顾它们的发展历史，最后，在以上这些探讨的基础上，探究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的真正内涵并给出自己的界定；第三步，本文将尝试在以上所有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自己的对于语文学科基本性质的认识，并设计出一个希望较为合理与完善的同时也是较具有可行性的语文教育目的，以期对当下的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能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以下是本文对于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的内涵的具体理解。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可以说，他的内心世界的形成主要来自他对语言的接触。每个人都有一些得自于先天的内心特征，这些是他成长的基础，他将通过视觉、听觉等各种感觉去获取这个世界的信息，他的内心世界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形成。而在所有的信息来源中，语言是一个占绝对主体地位的来源。孩子不仅在学习语言，而且在从语言中获取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帮助他形成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意志，而这些是构成他日后内心世界的主体。一个人在其生命中自然会接触到大量非语言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对于这个人内心的形成的影响无法与语言相比，因为我们主要是从语言中获取信息。

如果以上说法成立，那么受教育者接触什么样的语言，怎样去理解这些语言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整个受教育者群体就是将来的社会主体，他们的内心世界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政治诸方面。

解决受教育者接触什么样的语言以及怎样去理解这些语言这个问题是语文教育的神圣责任。我认为，在学科教育中，只有语文教育指向语言，语文教育对此责无旁贷，对这个问题的遗忘只能意味着语文教育对于自身目的的背叛。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以促进受教育者内心的成长为目的。因为语文教育直接指向人的形成，指向人的灵魂的形成，直接指向人的内心世界的成长。这本是所有学科教育的共同目的，但对于语文教育而言，它承担着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

不仅如此，语文教育并不仅仅指向个人。我们知道，孩子主要是从语言中获取信息，而人类文化的大部分内容是以语言的形式保存的。哪一门学科能够把人类文化的基本价值与基本精神传递下去？自然是语文教育。语文教育是唯一一门指引学生接触语言并学习语言的学科，

我们还知道，社会依靠保持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得以维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社会道德水准则往往取决于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不管是对于社会基本价值的探讨，还是对个体道德意识的形成的影响，语文教育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语文教育背倚的是整个社会话语资源和人类文化遗产资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文教育指向个人，指向文化、指向社会，而语文教育依恃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语言。

因为语文教育是有关于语言这一迄今为止人类最神圣之物的教育，所以语文教育必须担负起上述三个重任。人类的后代，通过语言之舟，到达自身，到达祖先，到达家园。
